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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的档案室内，有一本影
集，里面是日本军人拍摄的
16张暴行照片。这本影集，
当年被用作日军南京屠城
的血证转交给南京军事法
庭，成为南京大屠杀案的

“第一号证据”。

照相馆学徒勇藏日军
暴行照片

1995年，一位叫罗瑾的
老人接受了采访。他回忆
说，1938 年 1 月的某天，经
历了 6 周疯狂血洗后的南
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
他所在的华东照相馆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当时这个
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的
樱花牌胶卷来冲洗。洗的
时候，罗瑾发现照片是日本
军官屠杀中国军民的。他
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
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
保存起来。

后来，罗瑾将这种记录
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
30 多张。为了保存这些照
片，他精心装订成一个小相
册本子，挑选出16张血腥屠
城的真实照片贴上去，并在
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
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右下

角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
刃，滴着鲜血，右上角用红色
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
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
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
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
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
边。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相
册保存了起来。

1941年，已经离开照相
馆、参加汪伪交通电讯集训
队的罗瑾把相册藏到毗卢
寺茅厕的墙洞里，并用泥糊
了起来。不放心的他隔三
岔五就去查看。然而有一
天，他突然发现这本血证相
册不见了，为了防止意外，
他逃离了南京，隐居在福建
大田市。

被同学意外发现，秘密
保存起来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
罗瑾才知道，当年他冒死藏
起来的相册是被同学吴旋
取走了。吴旋曾回忆，他为
了保存一本内存 16 张照片
的灰黄色硬皮相册，提心吊
胆地度过了 2000 多个日日
夜夜。

那年吴旋才 18 岁，为
了谋生，他参加了汪伪交通
电讯集训队，与罗瑾成为了

同学。日本教官和政训员
嘴里喊着“中日亲善”，却常
常对学员们恶语中伤、拳打
脚踢。吴旋和 100 多名十
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
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
睡在市中心毗卢寺内的佛
堂里。

那天早晨，还没有吹起
床号，吴旋就小跑着穿过绿
竹掩隐的小径，直奔后院的
茅厕。蹲茅厕时，他猛然发
现墙上有个洞很是异常，周
遭竟都是些新封的泥土。
于是，他抠开了墙洞，只见
里面藏着一本相册。

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
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
一页，吴旋不由得毛骨悚
然、头皮发麻，手在发抖，连
上厕所也忘记了。16 张两
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
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
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
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
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
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
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
然地等待着侮辱和屠杀。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
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
新。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
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

人，于是忙把相册塞进怀
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
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作为南京大屠杀铁证，
仍在发挥作用

后来，为了确保相册的
安全，吴旋把它藏在了大佛
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
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交
给了临时参议会，并成为判
决日本战犯谷寿夫死刑的
重要证据。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
时，开始只有人证，缺少直
接的物证，一些战犯极力抵
赖，否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
行。后来，吴旋将这些日本
人自己拍摄的现场照片送
交军事法庭。在这些铁证
面前，战犯们不得不低头认
罪服法。谷寿夫最后被判
处死刑。

上世纪 90 年代，吴旋、
罗瑾两位老人还特意到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了相
册，当时，两位老人紧紧相
拥在一起。如今，两位老人
都已经辞世，而这本相册被
公布于众，再现了日军南京
大屠杀的真相，至今仍在发
挥着作用。 新传

南京大屠杀“第一号证据”出炉始末

1946 年 2 月 15 日，国民
政府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
军事法庭”，石美瑜任庭长，
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
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
的日本战犯。另外，在上海、
广州、北平、徐州、汉口、沈
阳、济南、太原和台北也分别
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
法 庭 。 从 1945 年 12 月 至
1947年12月计审判日本战犯
2435人，其中被判处死刑149
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
行前病死或减刑）。

其中，尤为罪大恶极的，
都被公开枪决。如：1947年4
月26日中午，曾攻占南京的日
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
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图①）；1947年 3月 27日，华
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
一，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枪决

（图②）；1947 年 6 月 11 日上
午，日军驻嘉善宪兵队队长、
曾大肆杀害无辜平民的松本
洁被押至刑场枪决（图③）；
1947年12月18日，田中军吉、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图④由左
至右)接受公审，后被处决。
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攻占南
京时进行骇人听闻的“百人
斩”杀人比赛。田中军吉在日
本侵华派遣军第六师团任大
尉中队长，在南京斩杀手无
寸铁的中国军民。 刘统

中国当年处决了多少日本战犯

古人对于炎热天气的记
载不少，而在中国古代的诸
多“高温日”里，清朝乾隆八
年（1743）的夏天必须“拥有
姓名”。

这 一 年 从 阴 历 五 月 开
始 ，华 北 出 现 了 罕 见 的 酷
热。在山西浮山，“夏五月大
热，道路行人多有毙”。在河
北高邑，从农历五月廿八（7
月 19 日）到六月初六日（7 月
26日），“薰热难当”。躲在墙
壁的阴影处，仍旧“炎如火
灼”，阳光直射之下， 甚至

“铅锡销化”。在天津，“五月
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
人多热死。”

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天
主教传教士哥比，在他寄往巴
黎的目击报告里惊呼，“7 月
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
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
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
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
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
基督徒为之祷告。”“7月14日
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
11400人死于炎热。”

当时，哥比在教堂住所
内用气温表进行了温度观
测，由其记录推算，从 7 月 20
日开始到 25 日，北京的最高
气温连续 6 天超过 40℃。其
中 7月 25日的气温更是高达
44.4℃！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北京在20世纪的极端气温记
录 ——42.6℃ （1942） 和
42.3℃（1999）。

高温无雨，无疑是旱灾
的预兆。1743年秋天到1744
年春夏，华北平原暴发大面积
旱灾。重灾州县正集中在直
隶省东南部的天津、河间等
府，河南北部的怀庆、开封等
府，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
济南等府。不幸中的万幸在
于，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于

“康乾盛世”的巅峰，清廷先是
向所有灾民发放 1 个月口粮

（“普赈”），随后又进行了“大
赈”与“加赈”。于是，清朝总
算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起自乾
隆八年这个有史可考的“最热
夏天”的大旱灾。 郭晔旻

古代最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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